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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莲文学
济宁 报

男人是隼
女人是卯
小孩子们是楔子
即使腐朽
也会拥抱着烂成一团

钉子是入侵者

就是拔出
窟窿也会张着口提醒着
曾经的曾经
男女主人翁都死透了
钉子还要活很久
像个笑话
锈迹斑斑戳在那里

儿子把西瓜放在门口地上，气冲冲摔门而去。
西瓜滚动了几圈，稍作挣扎，便渐渐安稳下来，一副
任凭发落的样子。她左右为了难。

昨天晚上，她去公园锻炼，刚走了没几步，汗水
就顺着脸颊往下流，跟着快走团雄赳赳气昂昂走了
一圈，身上便像水洗一样。这个夏天不知怎么了，
天天下火一样，家里的空调从早开到晚就没关过，
今天她出来锻炼也是鼓足了勇气。

走着走着脚步开始麻木起来——渴，热。她晕
乎乎仿佛产生了幻觉：眼前一口水井，长长的井绳
一圈圈绕在轱辘上，摇啊摇，摇啊摇，一个水桶冒着
凉气浮出了水面，再继续摇啊摇，水桶近在眼前，晃
悠悠的水波下面漂着一个绿皮大西瓜。咔嚓一声
手起刀落，红色沙瓤，吃一口透心凉。

“一二一，一二一……”响亮的口号震耳欲聋，
她咽了咽口水，果断离开了队伍，一路风驰电掣，不
一会儿她站在了一辆满载西瓜的大车前。一个青
年看守着瓜摊。

“硒砂瓜吗？”
“正宗宁夏硒砂瓜，不好吃不要钱！”
她是一个狂热的“吃瓜群众”，西瓜下来时每天

必买一个或半个，成为避暑神器。人家是“家有余
粮，心里不慌”，她是“家有西瓜，心里不热”。

“我想要半个瓜可以吗？”
卖主面露难色：“这个点了，剩下半个不好卖啊！”
怎么办？车上的瓜一个个都不小，买一个肯定

吃不下。不买吧，心里的那股清凉让她口舌生津，
压都压不下去。

“姐，买一个吧，这瓜特别好，越大的越好吃。
今晚吃不了就放冰箱里明天再吃。我正要收摊呢，
整整一天了，累得腿都站不稳了。”

卖主一脸倦容，说话有些有气无力。她动了恻
隐之心：“好的，你给我挑个沙瓤的，大一点没关系，
好吃就行。”

卖主十分认真地敲了好几个，最后挑了一个，
说：“保证薄皮沙瓤，不好吃您明天给我送来！”

“你明天还在这里吗？”
“天天在这里，即使不在这里，那就往南一点，

您放心，只要不好吃，尽管来找我。”
一个二十多斤的大西瓜，把车筐压得摇摇欲

坠。到了楼下，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从车筐里拽
出来，然后两手提着塑料袋，一步一挪地运回家。

儿子推门进来，差点被绊倒：“这么大一个西
瓜！”她如同见到大救星：“儿子，你可回来了，快把
瓜切开，妈妈快渴死了。”

儿子夸张地喊着号子把瓜提到了餐桌上。他
拿出一把西瓜刀，一刀下去，没有听到清脆悦耳的
炸裂声，打开一看，不由得令人大失所望，甚至有些
气恼。皮很厚，有的地方瓜瓤呈暗红色，一看就不
新鲜了。

“妈，打开了，快吃吧。”
“我不吃了，一看就不新鲜，也不是沙瓤。”
“咦，大半夜的，你买这么大个西瓜，还非得现

在打开就吃，费这么大劲打开了又不……”
“没事儿子，卖瓜的说不好吃明天可以换。”
“这么大你怎么拿过去？这都打开了，还是凑

合着吃吧。”
想起那人一脸倦容，她不由得又动了恻隐之

心。算了，还是凑合着吧。她用勺子挖了一块放嘴
里，差点一口吐出来，酸不溜秋的，明显有点坏了。
想起那人信誓旦旦地说：“保证薄皮沙瓤，不好吃您
明天给我送来”，她又来了气：明天即使不去换，我
也得让他知道给我挑了个什么瓜。

她把瓜完整地凑在一起放在塑料袋里，幻想中
的那份清凉今夜无望了，白花了钱，白费了力气，白
发了善心，这个二十多斤重的大西瓜仿佛给了她重
重一击，大晚上的，压根就不该买。

“儿子，要不还是扔了吧？”
“刚买了就扔，你这也太浪费了吧，钱是大风刮

来的呀！”
“那我明天找那个人换个好的去。”
“明天人家还在那里就怪了。”
“他说了不挪窝，天天在那里买。”
“妈，你真是长不大的小女孩，人家说啥你都信。”

她理屈词穷，像犯
了错的孩子一样听着
儿子数落，无言以对。
大晚上买个大西瓜回
来还要打开喝，确实冲
动了，但她总觉得那人
不至于骗她。隔皮猜
瓜，光听声音谁知道里
面究竟是什么样？明
天他肯定会在那里，一
大车西瓜呢。

大西瓜放在餐桌
上，占据了一大片地方。

第二天一早，她用力把西瓜从桌上搬下来，又
搬到门外，想着等儿子出门的时候顺便扔到垃圾桶
里。过了一夜，昨晚的不愉快已经没那么强烈了，
不就一个西瓜吗？二十多块钱，不值得生气，得饶
人处且饶人吧。

儿子出门去自习室，推开门又差一点被绊倒：
“哎哟，谁把西瓜放这里了！”

“儿子，还是扔了吧，过了一夜了，肯定不能吃
了，再去找人家也没多大意思了。”

“您好歹得吃两口再扔吧，这么大一个西瓜，花
钱买的。”

“可是不好吃，妈妈只喜欢吃硒砂瓜。”
“不好吃不代表不能吃，你别瞎讲究了，你不吃

回来我吃！”
儿子把西瓜又提了进来，重重放到地上，气冲

冲摔门而去。她刚想说什么，儿子又杀个回马枪，
伸进头来说：“千万别扔啊！我就不信了，吃了会怎
么样！”砰一声，门又甩上了。

大西瓜一脸无辜，躺在地上，仿佛一时间浑身
长满了刺，她犯了愁，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先放着
吧，等儿子回来了发现真不能吃自然就会扔掉的。

中午去买菜，她特意绕路到卖西瓜的地方，哪
里还有那个青年的影子。

晚上去锻炼，还是那个地方，倒是有个卖瓜的，
是个老头，卖的不是硒砂瓜，是新疆甜王。

“保甜吗？”
“保甜，不甜你明天送回来，保换！”
老人热心帮她选瓜，抬头却发现这个女人逃也

似的走了。

西瓜
张依晗

泗水汤汤，不舍昼夜。孔子曾临渊而叹
“逝者如斯夫”。泗河蜿蜒曲折，流经百里，
在济宁东南一隅汇入微山湖。入湖河口南
岸，万亩绿林如带，鸟雀啁啾；河滩之上，千
亩湿地铺展，野草蔓生；牛羊悠然其间，哞声
咩语相应。这方幽静天地，被我唤作“济宁
的呼伦贝尔”。

曾几何时，这片滨湖湿地，本是微山湖
最北端的“北岗子”。20世纪末，它沦为城建
采砂取土之地，变得沟壑纵横，后因南水北
调水位抬升与河水冲刷，终成这片丰茂的沼
泽，重归大自然的怀抱。

晨光初绽时，草尖已缀满露珠，薄雾如纱
浮动，微风轻拂面颊，牧人鞭梢轻扬，惊起林
间白鹭，洁白的羽翼掠过青灰树干，抖落几星
清露，砸在牛背上，碎成跳动的光斑。马、牛、
羊的身影在晨雾中隐现，蹄声叩响草甸，鼻息
温热了微凉的晨风。它们向草泽深处漫溯，

“噗嗒、噗嗒”的踏泥声，惊起苇丛里的水雉，
扑棱棱掠过浅水，在水面点开细碎的涟漪。

晌午的河滩，风裹着蒲草清香扑面而
来。杨树梢头，蝉鸣织就夏日的密网，暖阳
下的沼泽蒸腾着氤氲水汽。鱼虾在浅水里
攒动，引来几个孩童下水摸鱼，小手刚探入
清凉水中，滑溜的鲫鱼便擦指而过，溅起的
水花伴着银铃般的笑声飞散，奏响一曲欢快
的童年乐章。

正午阳光灼热，牛群甩着尾巴，在水草
深处踱步，时而低头拱开浮萍，时而在浅水
嬉闹，搅起满河斑斓。

不远处的柳荫下，黝黑面孔的放牧人老

曹，草帽覆膝，悠然小憩。我来到他身边，看
到袋子里的午饭以及塑料袋中的两本书：《中
国民间故事》和《现代养牛技术手册》。攀谈
中得知，前些年湿地牛羊稀少，如今增多，得
益于惠农政策，老曹指着他的牛群，咧着嘴
说，“春天刚下了五头牛犊，母牛、小牛都有补
贴。”现在全村养牛二百多头，养羊近千只。

夕阳熔金，晚霞倾泻，将整片湿地染成
梦幻的桔红。堤岸的树林化作深黛剪影。
归牧的队伍踏着斜晖缓缓走来。牛铃声“叮
当”，与水流的“哗哗”声应和，牛羊的蹄声如
鼓点，奏响天地间的交响。老曹扬鞭，哼起
一支古朴的牧歌。这调子简单而质朴，在晚
风中时断时续。那歌声粗粝，却有着穿透时
空的力量，如草茎破土，似游鱼逆流，将古老
歌谣的种子，播撒在每一片草叶、每一波涟
漪之中。

此情此景，令我恍然：孔子笔下的逝水，
并非一去不复返的遗憾，而是生命永恒的流
转。南岸的万亩绿林，河滩的千亩湿地，交
织成一幅美丽的画卷。这里没有人工雕琢
的精致，却有着最本真的美。时光并非停
滞，而是人与自然的心魂，早已沉淀为这片
土地无言而丰厚的肌理。

夜幕降临，当十公里外的城市霓虹初
上，我静立河畔，凝望水天交接处最后的光
晕。河水奔流千年，草荣草枯，人畜行止其
间——原来时光并非无情逝水，它沉淀于草
根之下，栖身于湖水深处，回响在牧歌的余
韵里，最终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尾闾，谱出最
和谐的乐章。

济宁的“呼伦贝尔”
张开柱

打捞月亮的夏
露出了尾巴
秋天的花树
何处留了白
从风箱拉出的风
吹淡了乡愁
炊烟袅袅
望舒知道草木的深

未来的霜白，我绕行
空荡的庭院，我起舞
一条咸鱼吊在晾衣绳上

一只花猫醉了“猫步”

满树绯红——爆裂的种子
像字，更像棋子
在秋天
没有人模仿情书
脸红得烫人

火焰：一朵，两朵，三朵……
夏天就这样远行
种子：一颗，两颗，三颗……
秋天就这样入梦

秋天的花树
高发奎

我爱榫卯结构
路小曼


